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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这里独好
南海实验初中七（1）班
学生记者 陈曦（证号B387）

听海观声,潮汐裹着海鲜的气息从远处
涌来,年的脚步随着浪涛声缓步走来。我的
家在海边,过年是一年时海味最浓的时节。

腊月初,外婆就开始做风鳗。她将鳗鱼
用牙签撑开,一一挂在向风处。鳗鱼那雪白
的肌理经历了海的咸韵,在海风吹拂下成为
难以磨灭的记忆。从窗边向外看,一排排整
齐的风鳗与海滩相映成趣,唱成一阙独特的
歌谣。家家户户门口挂着鳗鱼,诉说着渔家
的丰收之乐。

日子一天天过去,鳗鱼本来柔软的肉褪
变成韧实的肉干,雪白色也变成了琥珀色。
在海风的吹拂下,独有的海味化成丝缕的渴
望钻入鼻尖。

年终于到来了。外婆将风鳗郑重其事地
摆在家中的供桌上,又摆上一碗碗鱼胶,放上
花生糖和几碗热水,最后又点燃蜡烛和清香,
故乡独有的祭年仪式就这样拉开了帷幕。

渔家人靠天吃饭,寄海为生,天、海、地
是我们最崇敬的信仰。将供桌置于祭台之
上,放置天海地三神的纸像,用蜜涂满三神

的嘴,望他们上天之后能为渔家人多说好
话,来年风调雨顺、鱼虾满舱。我们人手一支
清香,在三神面前拜三拜,再将渔家人自酿
的米酒奉上,随着爆竹的声声响,我们就要
将三神送上天了。用蜡烛点燃三神纸像，用
当地方言真诚地道出渔家人来年心愿,看着
火中的神像慢慢消逝，宛如我们的心愿已经
被上天知晓一般。

祭年仪式结束,象征团圆的年夜饭菜便
将被端上餐桌。我与外婆忙碌着,烧着各自
的拿手菜。当外婆锅铲下的鳗干散发出浓郁
的咸香时,我的食欲瞬间被唤醒。锅里煮着
鱼胶汤,鱼胶的润滑融入雪白的汤汁,阵阵
烟火气袅袅上升。这些渔家人独有的记忆,
是年的气息,也是家乡独特的风景。一桌圆
满的年夜饭被端上餐桌,夜幕里烟花划过天
际,屋内一家人团坐,絮叨着家常。捧着一碗
温热的鱼胶汤来到屋外,望着海的方向,鱼
胶的嫩弹让我深深体会到故乡年的独好。

窗外整齐晾挂的风鳗,祭年仪式的隆
重,年夜饭的温馨,都被定格在故乡的独特
名片上。因为故乡有年,年有故乡,我思念的
风景,终将酿成独好的记忆,烙印在心中最
柔软的位置。

那年 那街 那老人
南海实验初中七（10）班
学生记者 周渝翔（证号B330）

那年深秋，我家隔壁搬来一位年迈的老
人。他没有老伴,一个人孤独地居住在偌大
的公寓楼中。

令人不解的是,每天凌晨天光未亮,他
便佝偻着背,跛着腿,吃力地拿着那把旧竹
帚，一步一步地移到公寓大门前的那条脏乱
不堪、落叶满地的大街上去打扫。那本是环
卫工人负责的区域,从来没有人要求他去那
样做。

每天早上,他总会在那条街上迎接第一
抹晨曦；每天傍晚,他又会在那条大街上亲
吻最后一丝余晖。当他拖着疲惫的步伐和沾
满落叶的竹帚进入公寓楼电梯时,身上浓烈
的汗臭味总会使大人们对他冷眼相向。可从
来没有一个人注意过,他们公寓大门前的那
条大街,总会在夕阳落山时折射出金色的
光，直到那个下午。

那天，我在放学回来的路上不慎摔倒,
每走一步都好像是在渡劫。终于,我放弃了,
无奈地坐在干净、整洁的台阶上,希望等待
痛感减退后再回家。

这时,他走了过来。
他并没有询问我的伤情,也没有扶着我

走回家,而是递给我一张又小又旧的报纸残
片，上面有一则“独居老人每天无私清扫大
街,学生们结伴赠画致谢”的新闻。

“这是你?”我问道。
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自言自语地望

向天空：“扫这条大街就像是在扫孩子们的心,
我看见他们安全地走在街上心里就踏实。”

那一刻,他的形象在我心中突然变得高
大起来,他身上那身旧衣裳和汗臭味在那一
刻不再那么难看、难闻。望着他渐渐远去的
背影,我忽然懂得：人生的价值就在于无私
地奉献。

第二年春天,他走了。公寓门前的大街
上没有了他日复一日卖力清扫的身影,而公
寓里主动去扫大街的人却多了起来,有老
人,有年轻人,甚至还有小孩。这条街变得更
加干净、整洁了。望着大街上人们争相打扫
的场面,我的眼眶湿润了。

老先生,谢谢您用行动照亮了一个迷茫、
自私少年的内心,更谢谢您让我懂得——能
够在平凡人生中成为照亮他人内心的一盏灯
火,便胜过人间无数辉煌。

山水教我淡看过往
定海二中八（13）班
学生记者 李涵然（证号C15109）

行至西湖，乘船静游，目之所及皆是清
绝景致，指尖轻触微凉的湖水，思绪也随波
漾开。

夕阳西垂，西子湖畔游人如织，却未扰得
这片湖水失了空灵。我静倚船头，望两岸柳枝
轻拂水面，碎了满湖金辉；湖中的红鱼摆尾穿
梭，灵动得惹人羡慕；湖心小岛或矗立古典亭
台，或溢满苍翠绿荫……于如此胜景中畅游，
心头却被比赛失利的阴霾死死缠住。

抬眼望向远处的青山，朦胧的绿意似
穿透了千年时光，清新又质朴。置身这样的
西湖，谁能想到，这里曾是“暖风熏得游人
醉”的奢靡之地？又有多少仁人志士，望着
这湖光山色，发出“西湖歌舞几时休”的愤
懑诘问？

恍然，被耳畔悠长的鸟鸣所震慑，那声音
是如此纯粹而空灵！忽然惊觉，西湖还是那个
西湖，历经千年风雨，它依旧清澈如初。碧波
漾漾，荡尽西湖的清新与灵动；远山朦胧，透
着千年历史的厚重。念及此，心中陡然泛起一

丝酸涩，刚压下去的失落又翻涌上来——就
差一点儿啊，我本可以风光无限的！可再多的

“本可以”，也抵不过失败的事实。
一道夕阳斜照身畔，将我从沉郁的思绪

中拉回。眼前的西子湖畔充溢着绿——绿波
里透出的是浓绿，那种浓，是韵不致及的厚
度；远山中透出的是淡绿，那种淡，是宠辱不
惊的适度。忽然想起“回首向来萧瑟处，归
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诗句。原来，回首往
昔抱淡然之心，本就是一种勇气。

西湖曾见过极致的喧嚣，也尝过彻骨的
孤寂，却以包容阴晴圆缺的胸襟，坦然回敬
世态炎凉。如今的它，以水秀山清的模样，绽
放着质朴的芳华！

而我，也曾拥有过鲜花与掌声，也曾陷
进过失败和低谷。此番游湖，西湖以它的千
年沧桑，教会我淡看过往的智慧。

山水无言，承千年风雨而不改澄澈；人
生有度，历万般沉浮方显从容。西湖以一汪
碧水，洗去了我的懊丧与浮躁。从此，且将新
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回首过往，淡看云卷
云舒；奔赴前路，只留一腔澄澈。愿我此心，
如这湖山般，历经沧桑，依然向暖。

那一次，我真幸福
普陀东港中学七（7）班
学生记者 王翊州（证号D1135）

成长道路上，亲情是一盏照亮前行道路的明灯，而我们
往往只看到父母的指责和批评，却忽略了他们的默默付出。

周五放学，我手中紧握着一张满是红叉的试卷，脚步
沉重得像灌了铅。推开家门，妈妈正在厨房里忙碌着，我轻
手轻脚地想要溜回房间。

“把试卷拿出来看看。”突然，妈妈的声音从身后响起，这
句话如同一记重锤，打得我措手不及。“好……好的，我……
我马上拿出来。”我颤抖地掏出藏在身后的数学试卷。妈妈一
把拿过我手中的试卷，仔细地看着每一道错题，眉头越皱越
深，忍不住提高了音量：“这道计算题怎么又错了？”“错的人
挺多的。”我小声嘀咕着，却不敢抬头看她的眼睛。“这道题为
什么空着？”妈妈的手指点着试卷，声音里带着明显不满。“不
会做。”“这样的题目你已经错了好几遍了，为什么还会错？”
妈妈的声音越来越急，眼中闪着恨铁不成钢的光芒。“我……
我……”不知为何，我的情绪突然激动起来，泪水如决堤的河
水般滑过脸颊，正好滴在试卷上那鲜红的“65”上。

我猛地冲向房间，瘫坐在电脑桌前，用双手拼命擦拭
着眼泪，但泪水却流得越来越汹涌。突然，胳膊肘无意中碰
到鼠标，屏幕上赫然出现“黄焖鸡的做法”几个大字。我愣
住了，想起上个星期自己随口对妈妈说想吃黄焖鸡。可是，
家里没有人会做这道菜……

“吃饭了！”妈妈温和的声音从餐厅传来。
我连忙擦干泪水，忐忑不安地走到餐桌前。妈妈正仔

细地擦着桌子，在暖意四溢的橘黄色灯光下，她柔顺的长
发泛着微光，显得格外温柔。桌子上摆着一大盆香气扑鼻
的黄焖鸡，金黄的鸡肉配着翠绿的青椒，色香味俱全。我落
座后，她轻轻抚着我的头。我抬头望着她，发现她的眼角已
经爬上了细细的皱纹，灯光把她衬得格外慈祥。

“你没考好，最难受的其实是你自己。你要是有压力，
可以跟妈妈谈谈心。”妈妈的声音轻柔得像春风，也没有了
刚才的严厉。我咬着鸡肉，那熟悉而陌生的味道在口中蔓
延，眼泪不争气地一滴一滴连成线。

原来，父母的指责不是不爱，而是深藏在严厉背后的
关怀。那一次，我终于读懂了亲情的模样——它有时沉重
如山，有时温柔如水，但始终包围着我们。这份幸福，会一
直温暖着我往后的每一段时光。

南海实验学校旌旗山初中校区七（6）班
学生记者 周佳曈（证号B830）

澄澈的天空下，是一望无际的金黄色沙滩。我们光着脚
丫，扯着风筝线，一起在沙滩上放肆奔跑。呼呼的风声在耳边
回响，雪白的波涛卷上海岸，银铃般的笑声在沙滩上回荡。望
着你那张胖嘟嘟的笑脸，我在猛然间意识到：有你，真好！

那天，你早早写完了作业，高高兴兴地找爸爸妈妈去
超市买东西，顺便去游乐场玩。我听到你的计划，也凑了过
来：“能带上我吗？”你嘻嘻一笑：“行呀，但是你作业写好了
吗？”我顿时像被浇了一盆冷水，失落地走向书房，你却赶
紧拉住我：“姐姐，我等你。”可是，你一直从上午等到了下
午，我才写完作业，害得你只能去超市，不能去游乐场了。
我本以为你会因此而生我的气，没想到你既没有生气，也
没有不理我，反而一蹦一跳地跑过来嘻嘻地笑着说：“没事
的，姐姐，下次也可以去的，我不会怪你的。”我惊讶地看着
你：“真的吗？”你一本正经地看着我说：“当然了！”然后你
兴冲冲拿出了一大堆我们爱吃的零食，邀功似的对我说：

“这些可都是我叫老爸买的，我俩一人一份。”看着你那张
胖嘟嘟的笑脸和黑亮的忽闪忽闪的眸子，仿佛有一股暖流
流进我的心田。

有个妹妹，真好。
还有一回，那时你才一年级，而我已经上六年级了，你

放学比我早许多。那时候正是冬天，天黑得早。当我走出教
室时，天空仿佛被一块巨大的黑色幕布罩住。北风呼呼地
吹着，刀子般刮着我的每一寸肌肤。

“姐姐，姐姐！”当我快要走出校门时，你那稚嫩的声音
划破寒风，传进了我的耳朵。我一回头，看见了站在保安亭
旁的你，小脸冻得通红，却依然绽放着温暖的笑容。那一
刻，我的内心被深深触动，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我走出了队
伍，“你怎么在这？”你搓着快要冻僵的小手，又往手上哈了
几口气，说：“校门口没车位了，妈妈把车停得很远，我怕你
找不到，就在这儿等你。”话音未落，你便迫不及待地拉起
我的手，蹦蹦跳跳地向着停车的方向走去。看着你欢快的
身影，我的心中充满了感动。风，依旧呼呼地吹着，你软软
的小手牵着我的手。

妹妹，有你，真好！因为有你，我的世界变得更加温柔
和美好。谢谢你，我的妹妹。

有你，真好


